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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吉安市博物馆江南望郡展厅
内，有一件文物吸引游客频频驻足——清
代青花公道杯。它以精巧的工艺设计与深
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古代器物融科技与哲
思的典范。这件看似寻常的饮酒器具，既
凝结了清代景德镇窑口的制瓷智慧，更将
中国传统“公道”理念与处世哲学寓于方
寸之间，是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
的珍贵实物。

器物形制：
清代民间青花的工艺缩影

吉安市博物馆藏青花公道杯属清代中
晚期景德镇窑系民间实用酒器，通高 7.5 厘
米，口径 7.6 厘米，足径 4 厘米，造型小巧
玲珑、线条圆润，贴合清代民间器物“器
型规整、便于实用”的特点。杯身采用白
地青花装饰技法，釉面莹润光洁，青花发
色沉稳内敛，无飘浮晕散之弊，尽显清代
中晚期景德镇民间窑口青花烧制的成熟工
艺。杯体外壁绘缠枝石榴纹，纹饰疏密有
致、线条流畅。缠枝纹枝蔓连绵盘旋，象
征生生不息、福寿绵长；石榴果实饱满、
籽实繁多，寄寓“多子多福”的美好愿
景。工匠以简练笔触勾勒轮廓与枝蔓走
向，青花色彩深浅相间，将果实立体感与
枝蔓飘逸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杯足为圈足
设计，足底露胎处可见细密的糯米胎质，
胎色白中泛黄，是清代景德镇民间用瓷的
典型特征。圈足修胎规整、足墙较矮，放
置平稳牢固，充分体现民间器物“实用为
先”的制作理念。

这件公道杯最具巧思之处，在于杯心
立一瓷质“公道佬”造像。造像为老者形
象，身着宽袖长袍，面容和蔼，双目微
阖，仿佛在诉说“公道”真谛。造像体内
暗藏一根倒“U”形空心瓷管，选材与杯身
一致，质地细密、管壁均匀。瓷管一端穿
透造像底部，与杯底微小孔洞相连；另一
端延伸至造像胸口，管口高度与肩部齐
平。这一精妙构造，正是虹吸原理在古代
制瓷工艺中的巧妙运用，凝聚着古代工匠
的非凡智慧。杯身缠枝石榴纹的“多子多
福”与杯心公道佬的“公道守礼”相结
合，体现了民间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对 道 德 品 格 的 追 求 ， 实 现 了 “ 教 ” 与

“美”的和谐统一。

原理妙用：
古代科技与手工技艺的融合

虹吸原理是流体力学的基础原理，指
利用液面高度差作用力，将液体从高处通
过倒“U”形管引向低处，实现液体自动流
动。这一原理在公道杯的使用中展现得淋
漓尽致：注酒时，若酒面未超瓷管上口，
杯内酒液静止，瓷管内外气压平衡，酒液
不会渗漏；一旦酒液过满，瓷管内空气被
排出，管内形成负压，酒液便在大气压强
作用下，顺着瓷管通过杯底小孔尽数漏
出，直至液面降至瓷管上口以下，虹吸效
应才会停止。

看似简单的虹吸构造，对清代工匠的

技艺提出极高要求。首先是倒“U”形瓷管
的烧制，需精准把控瓷土配比、瓷管厚度
与弧度，同时需严格控制烧制温度与时
间，确保瓷管在高温中形态稳定，不弯
曲、不变形。其次是瓷管与造像、杯底的
衔接密封，连接处必须严丝合缝，否则会
漏气漏水，导致虹吸原理失效。工匠需用
特制瓷泥黏合衔接处，精细打磨保障密封
性。最后是公道佬造像与杯身的一体化烧
制，造像需固定在杯心位置，与杯身同时
入窑，烧制过程中要精准控制窑炉温度与
氛围，避免造像倾倒移位。

由此可见，这件公道杯的制作，不仅要
求工匠具备精湛的拉坯、彩绘、修胎技艺，
更需对流体力学知识有朴素的理解与运用。
它是清代手工业者将自然科学转化为实用工
艺的生动例证，更是古代科技与手工技艺深
度融合的实物见证。

历史源流：
从戒盈警示到公道寓意的演变

公道杯的设计并非清代独创，其源流
可 上 溯 至 唐 代 的 “ 神 通 盏 ”， 历 经 宋 、
元、明三代发展，至明清时期定型为现有
形制。

唐代“神通盏”内部设有隐藏管道，具
备“满则漏”的功能，用于宴饮时警示宾客
节制饮酒，避免过量失态，因此也被称为

“戒盈杯”。宋代文人雅士盛行宴饮之风，对
酒器文化内涵更为重视，戒盈杯在唐代基础
上改良，造型更雅致、纹饰更精美，“戒盈
止满”的警示意义也进一步强化，成为文人
彰显节制美德的重要器物。

到了明代，戒盈杯的功能与寓意发生
重要转变，从“戒盈警示”逐渐演变为

“公道寓意”，并衍生出“九龙杯”的传
说。相传明洪武年间，浮梁县令敬献九龙
杯于朱元璋，皇帝宴饮时为心腹大臣满斟
美酒，酒液却尽数漏光；浅斟者杯中酒液
则稳稳留存。大臣奏曰：“此杯乃公道之
器，满则漏，谦则存，昭示‘满招损，谦
受益’之理。”朱元璋恍然大悟，遂将其命
名为公道杯，以此告诫群臣恪守公道、不
可贪得无厌。

虽然传说难以考证史实，却道出公道
杯的设计初衷——以器物之巧，劝人节
制、恪守公道。从唐代的戒盈警示，到宋
代的文人雅趣，再到明清的公道寓意，公
道杯的功能始终超越实用范畴，成为古人
教化自省的物质载体。吉安市博物馆馆藏
的这件清代青花公道杯，正是这一历史演
变的实物遗存。

文化哲思与当代价值

公道杯最珍贵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道德
理念转化为具象器物形态，让“公道”与

“中庸”思想融入日常宴饮，实现“器以载
道”的文化追求。其“满则漏”特性，暗合

《尚书・大禹谟》中“满招损，谦受益”的
古训，让宾客在宴饮中直观领悟谦逊节制的
道理。同时，它诠释了《礼记・礼运》中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道内涵。作
为分酒器具可确保酒量均等，避免厚此薄
彼，是公道理念在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此
外，公道杯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
之道”。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适度而
为”，而公道杯“满则漏，谦则存”的特
性，正是对中庸之道的完美诠释——饮酒需
适度，为人处世亦需适度，过度的贪婪与自
满，最终只会招致损失，唯有保持谦逊克制
的态度，秉持公道正派的原则，才能行稳
致远。

如今，这件公道杯的价值早已超越古
代酒器范畴。它既是研究清代陶瓷工艺、
古代科技应用的重要实物，更是传承传统
公道文化的鲜活载体。当今人驻足展柜
前，不仅能领略古代工匠的巧思智慧，更
能感悟古人对公平、节制、谦逊的价值追
求。同时，它也成为文博机构开展科普教
育的绝佳素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
代焕发新的生机。

小小一杯，蕴含万千道理。吉安市博物
馆馆藏清代青花公道杯，以瓷为媒，以技为
巧，以道为魂，见证着清代民间制瓷工艺的
精湛水平，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哲
思，更启示着今人坚守公道、节制修身的人
生智慧。在岁月的长河中，这件器物跨越古
今，向世人诉说着“公道自在人心”的永恒
追求。

（作者单位：吉安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
究院）

汉画像石多出自汉代地下墓室、
祠堂、墓阙及庙阙等，多为丧葬祭祀
所用。皖北地区作为汉画像石的核心
分布区之一，涵盖画像石墓、祠画像
石、石阙画像石等多种类型，累计出
土画像石已逾900块。该地区画像石以
题材包罗万象、雕刻技法多元、构图
配置严谨而著称，代表了汉画像石艺
术的高度成熟水准。这些石刻宛如一
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为我们深入
探究汉代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及审美
取向提供了鲜活范本。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皖北汉画像
石中大量涌现的祥瑞与升仙题材，是
对神话传说的视觉重构，也是汉代人
试图沟通天地、突破生死界限的精神
反映。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图像，深刻
投射出汉人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对现
世福祉的祈求，以及对死后极乐世界
的执着追求，生动诠释了汉代多神杂
糅、兼容并蓄的信仰特征与雄浑博大
的时代气象。

画像石中的祥瑞题材

汉代画像石堪称祥瑞文化的集大
成者，尤其是萧县、淮北地区出土的
汉画像石，大量描绘了各类神兽仙灵
与祥云瑞气，生动再现了汉代人对宇
宙起源的想象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彰显了祥瑞文化在汉画像石艺术中的
主流地位。祥瑞辟邪图像作为皖北画
像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汉人趋
利避害、祈福禳灾的现实诉求。

在汉代画像石题材中，四神 （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最为普及，常
分列于墓室四壁或顶部。青龙矫健活
泼、白虎威武凶猛、朱雀张开翅膀、玄
武龟蛇盘缠，四神图像活灵活现，除了
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外，还被认为有辟邪
镇宅、护佑亡灵的作用，是汉代人对超
自然力量庇护的依赖与信仰。如宿州泗
县洼张山汉墓出土的“朱雀·人物·青
龙图”（图1），画面自上至下共分为四
格，第一格为两只相对而立的朱雀，其
中右侧残缺，朱雀昂首挺胸、振翅而
立，双爪勇武有力，左下角及两朱雀之
间各有一只圆形物，应为祥瑞植物
萐莆。

九尾狐是充满神秘性的祥瑞符号，
传说其“音声似婴儿，食者不蛊”。汉
画像石中也有九尾狐的刻画，其身后跟
随的九尾飘逸灵动，形态神秘诡异，画
像中的九尾狐线条柔和，神态温顺，象
征着子孙繁衍、富贵吉祥。如淮北相山
区任圩街道杈园村汉墓出土的“东王公
西王母图”，画面主体明确，周围环绕
仙鹤、九尾狐等瑞兽。

此外，在墓门处常见的铺首衔
环，多以面目狰狞的兽首形象出现，
被认为具有吞纳邪气、阻挡鬼魅的功
能，守护着墓室的永恒宁静。如宿州
萧县王山窝 M23 墓门的门扉画面分为
上下两格，上格为壁帛相交纹，下格
为铺首衔双环。

皖北汉画像石中的每一幅神话与祥
瑞图景，都是汉代“天人感应”观念的
具象化载体，交织着古人对现世安稳与
来世幸福的双重祈愿。

画像石中的升仙题材

面对人生有限与生死无常的现实，
古人将世俗的长生追求与升仙理想相结
合，形成“永生”观念。这种观念在汉
代社会中引领着人们由人向仙的精神追
求，并以超凡的想象描绘出一个天、
地、人、神共存的宇宙图景。在汉代，
人们认为昆仑山中的仙人是神性与肉体
的完美结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东
王公与西王母。为了实现“永生”，汉
代人描绘了一个充满祥瑞的仙人世界，
这里有羽人、天马、常青树、九尾狐等
灵物，是灵魂得以不朽的归宿。淮北地
区出土的画像石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
其关于仙人世界的题材大多直指“升
仙”主题，深刻反映了时人对突破生死
界限的极度渴望。

汉代人对永生的执着追求，在建筑
布局中也得到了直观体现。作为祭祀与
安葬的重要场所，祠堂及墓室的画像布
局有着严格的等级与象征意义。“仙”
是汉代祠堂画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
容，表现仙人世界的图像通常被置于
祠堂左右侧壁的最上部或墓室门楣石
等高显位置，以此象征墓主人灵魂飞
升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在汉哀帝建平
四年后，以西王母为核心、辅以仙禽
神兽的构图方式，被用于祠堂西侧壁
最上层，成为标准范式。例如，淮北
电厂出土的“抱鼓石”形祠堂侧壁，
采用“上仙下凡”的分层构图：上部
仙界中，肩生羽翼的西王母端坐于高
台神架之上，旁立神树与侍者；下部
人间则刻画狩猎与车马出行。

在通往“永生”的路途中，羽人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中间人”角色。汉代
人相信仙人皆生羽翼，故称之为“羽
人”。这些身姿飘逸、腾空嬉戏或与神
灵相伴的羽人，是墓主即将抵达仙界
的信号。他们肩负着向凡人递送仙草
丹药的职能，是汉代人摆脱肉体束
缚、达到“羽化登仙”状态的媒介。
淮北原“上海餐厅”建筑工地汉画像
石墓中有一石“羽人、门阙、拜谒

图”，门楼顶刻一羽人做召唤状，楼
顶两坡刻两只凤鸟，似是听从羽人的
召唤从天上飞来，很专注地目视着羽
人；门楼两侧各刻一对子母阙；楼内
两人跽坐，做拜谒状，一人转头说，
一人侧耳听；楼下跽坐三人，一人正
坐中央，两侧各一人向他躬腰拜谒
（图 2）。淮北地区出土的东汉早期
“灵魂升天”画像石，以简化的人物
形象刻画了墓主人的灵魂从墓室中走
出，身旁亦有羽人手持仙草引路。这
些极具精神意向的刻画，寄托了汉代
人幻想超脱物外、获得永生的终极
理想。

此外，汉画像石还见有月宫相关的
画面，如宿州时村出土的“月·蟾蜍·
玉兔捣药图”，把月亮、星星、玉兔和
蟾蜍等有机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夜
月图景（图3）。蟾蜍在汉代同样也被赋
予一种特殊寓意，蟾蜍冬眠后苏醒，被
汉代人视为重生。玉兔和蟾蜍的搭配也
表达了人们对逝者灵魂安息的慰藉和对
其死后升仙、获得新生的精神寄托，投
射出古人对“长生不死”“成仙升天”
的精神信仰。

结语

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皖北汉画
像石承载着汉代人的精神基因与文化
记忆，其中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和“趋吉避凶”“升仙永
生”的精神意向，成为一部刻在石
头上的思想史与艺术史。画像石中
的图像叙事呈现出一种“神圣与世
俗交融、多元信仰共生”的宏大图
景。一方面，东王公、西王母等神
仙体系，折射出古人对宇宙秩序的
解释与永生的期许；另一方面，这
些神化叙事并未脱离现实生活，而
是与车马出行、农耕狩猎等世俗场
景相融合。同时，这种独特的艺术
表达，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汉代社会
生活画卷，为了解和研究汉代社会
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图1 1997年泗县洼张山汉墓出土的“朱雀·人物·青
龙图”（采自宿州市博物馆编著《宿州市汉画像石撷珍》）

图 2 淮北原“上海餐厅”建筑工地出土“羽人、门
阙、拜谒图”（采自杨建华《关于淮北新出土石祠画像石
的认识》）

图3 淮北市博物馆藏“月·蟾蜍·玉兔捣药图”（采自高
书林《淮北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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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藏珍 一杯蕴道
——清代青花公道杯的工艺与哲思

廖芳芳

（上接6版）
此类器物较早在甘肃发现，后在青

海、辽宁、河北、江苏等地都有类似形制
器物发现，有铜质、木质、陶质，还有相
关形象见于画像砖、画像石，研究者多称
为鸠杖首。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武
威县南 15 公里祁连山下的杂木河西岸的磨
咀子发掘了一批汉墓，出土了多件木质鸠
杖，是我国较早发现的鸠杖，同时有明确
文字记录其功用。根据 《甘肃武威磨咀子
汉墓发掘》 简报公布的资料，M13、M18
两座墓葬中共出土 3 件顶端带木鸠的木
杆，出土时均置于棺上，保存完整的一件
长约 2米、直径 4厘米，竿端以榫卯镶一木
鸠；发掘者在简报中称之为鸠杖。根据与
M18鸠杖共出的木简内容：“高年受王杖上
有鸠使百姓望见之……”“……先年七十受
王杖……”发掘者结合 《后汉书·礼仪
志》 相关记载，认为两座墓葬出土的鸠杖
即为 《后汉书》 记载的王杖。

云阳出土铜雀与武威磨咀子M13号墓出
土木鸠造型极为相似，均为口衔圆珠，作匍
匐状。由此，根据以往考古发现与相关研
究，笔者认为云阳县出土的这件铜雀称作

“铜鸠杖首”更为相宜。

鸠杖首的相关研究

鸠杖又称为王杖，是在拐杖的顶端用鸠
作装饰的杖，在古代一般由中央或者地方政
府颁发给到了一定年龄的老人，以示尊重。
有学者对我国出土的此类鸠形杖首进行了研
究，此类器物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主要见于
两汉，后世亦有记载。关于赏赐鸠杖较早的
官方记载见 《后汉书·礼仪志》：“仲秋之
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
王杖，补之糜弱。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
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
也。欲老人不噎。”唐代玄宗即位初期曾进

行赐杖仪式：“宴京师侍老于含元殿庭，赐
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鸠杖，妇人亦如
之。”清乾隆皇帝曾让工匠以汉代鸠杖为蓝
本打造玉鸠杖首。

关于以鸠的形象做杖首的原因，一直
众说纷纭，多位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论
述 ， 主 要 有 四 种 说 法 。 一 是 “ 鸠 ” 与

“九”同音，古代两字通用；“九”是个位
最高的数，又称无数，象征极高、极多、
极长、极大。二是 《周礼》 中有“周人献
鸠”的敬老风俗，相传周朝专设名为“罗
氏”的捕鸟官，于每年仲春二月，捕捉惊
蛰后复苏的鸠鸟献给老人，他们认为此时
的鸠鸟是一种高级滋补品，最适宜于“养
老助生气”，到了汉代，发展为将鸠鸟形
象雕成王杖之首赠予老人。三是宋代 《太
平御览》 援引东汉 《风俗演义》 中的记
载：“汉高祖与项籍战京，索间，遁丛薄
中。时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
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赐老人也。”
四是鸠鸟食道畅达，为“不噎之鸟”，刻鸠
鸟于杖头，寄寓老者食时防噎，有祝福长
生之意。

汉代堪称中国古代尊老制度的黄金时
代 ， 而 王 杖 制 度 便 是 其 中 的 重 要 举 措 。
据 《后汉书·礼仪志》 相关记载，持有
王杖的老者，享有堪比六百石官吏的政
治待遇——可以自由出入官府，不用小
步疾走以示恭敬；可以行走在天子专用
的驰道旁道。汉代对老者的保护，还写进
了律法里。甘肃武威出土的 《王杖诏书令
册》 就明确记载，严禁任何官吏、平民征
召、侵侮持有王杖的老者，违者以“大逆
不道”论罪，甚至会被判处死刑。严苛的
律法背后，是汉代朝廷“以孝治天下”的
典型体现。

从汉高祖设立“三老”制度，让德高
望重的老者辅佐地方治理、免除徭役，到
汉文帝细化养老措施“佐天下子孙孝养其
亲”，再到 《后汉书》中对汉宣帝时王杖制

度的记载 ， 汉 代 的 养 老 政 策 一 脉 相 承 ，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云阳杨沙村汉
墓出土铜雀，或许正是这套体系在云阳
的生动缩影。它不仅是汉代青铜工艺的
精巧见证，也可能是汉代养老制度的“实
物凭证”。

余论

汉代鸠杖作为一件兼顾实用性与象征
性的重要器物，体现了汉代养老制度，并
广泛发现于全国各地的汉代墓葬中。虽然
以鸠为杖首的原因多样，但是杖作为一种
长期被使用的实用器具，其历史必然是伴
随人类发展的。李水城教授认为在距今一
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近东地区的先民
率先创造出了权杖这一文化特质，其后逐
渐向外扩散；公元前 2千纪前半叶，权杖东
传 至 黄 河 流 域 的 中 原 地 区 ， 继 而 被 夏 、
商、周三代部分社会高层接纳，权杖与中
国传统礼仪器具并列，共同作为象征权力
和等级身份的标志。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云南、
江浙、内蒙古等地在商周时期也发现了一
些造型精美的鸟状杖首，亦或者是其他动
物造型的杖首。这些器物抑或是汉代鸠杖
首的来源，但不宜将其中的鸟状杖首定性
为鸠杖，这类器物应当属于权杖范畴。汉
景帝阳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李库在研究汉阳
陵陪葬墓出土鸟形铜器时指出，在秦汉墓
葬中还有一种器物造型与鸠杖首相似，应
为鸟形铜籥。这类器物通常与戈和鐏同时
出土，位置一般在戈的上端，为戈柲顶端
的冒饰——籥，柲的底端装有鐏，两端相
对应。籥和鐏多为（鎏）金、错金或错银铜
质，阴刻。戈籥之鸠鸟一般作顾首状，鸟眼
圆睁，脸部彰显着庄重和威仪。其身体蜷
缩，尾部卷曲，整体短小，一般长 3厘米至
7厘米。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吉安市博物馆藏清代青花公道杯

“公道杯”的虹吸原理


